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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蚂蚁 I

A* _ ;里匕

另) — 与PL

    1床上的女孩有着魔鬼一样的身材，她的长腿沿着床
边垂下来。其中一只脚上还穿着白色的高跟鞋。她没有穿袜

子，腿上的肌肤雪白而细嫩。

    我轻轻抬起她的腿，在女孩大腿的内侧，出现了黑色的

尸斑。我觉得奇怪，人在死亡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出现的尸斑

应该是红色的呀!

    这时，闪光灯强烈的光线打在了女孩的腿上，我看清

了，那不是尸斑，而是几只黑蚂蚁。

    我对董民说: “哎，你看这里有蚂蚁。”

    董民说: “我早就看到了!”

    我问:“会不会是犯罪分子留下的?”

    董民说: “不能，这是从地上爬上来的。”

    董民是技术科长，他对自己的判断总是很自信。

    我说: “你再看看，万一是呢?”

    董民说: “看什么看，不可能。”

    我不再吱声。我明白，就算这些黑蚂蚁真是罪犯留下

的，对我们破案也不会有什么帮助。我帮着董民照完相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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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就想离开。

    董民说:“你着什么急呀，帮我把这些玻璃上的指纹提

下来。”

    我不愿意提指纹，干这个活需要细致和耐心。我到屋子

里主要想看看这个女孩是怎么死的。董民可倒好，把我当劳

工了。

    床上被勒死的女孩名叫张秋燕，今年十九岁。她是卫校

的学生，放假后没有回家。她和一个叫陈眉的女孩在校外共

同租了一套一室半的住房。两天前，陈眉回家了，今天回来

后发现张秋燕死在了屋子里。

    我来到另外一个房间，高军正在给陈眉做笔录。陈眉抹

着眼泪低声哭着，高军说:

    “你别哭了，说完就让你回去了。”

    这个女孩还是哭，她说;

      “这两天我要是不回家，是不是也得被杀死了!”

    我递给她几张纸巾，温和地说:

      “你别害怕。犯罪分子就是想杀张秋燕，他是专门等你

不在屋子里时来杀她的。”

    陈眉接过纸巾友好地看着我。高军趁机把笔交给我:

    “你给她做吧!”

    高军点燃了一支香烟悠闲地抽着，他大概见这个女孩老

是哭，烦了。我接过笔继续说着安慰陈眉的话。

    女孩止住了哭声。她说:

      “杀人犯可能有我们屋的钥匙。”

    我心里一动，问: “你怎么知道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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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陈眉说: “我早晨回来的时候，门是锁着的，一定是杀

人犯把门锁上了。你说他是不是有我们屋的钥匙?”

    我问:“张秋燕有男朋友吗?”

    陈眉说:“没有啊，我和她都没有。”她可能没有说实

话，现在的女孩一个比一个新潮，像张秋燕这么漂亮的女孩

没有男朋友不大可能。

    我问:“除了你们俩谁还有你们屋的钥匙?”

    陈眉说:“没有啊，这个锁是我们新换的，别人不可能

有钥匙啊!”

    我问: “会不会是张秋燕给别人了?”

    陈眉说:“不会的。”

    我最后问:“你们屋子里有蚂蚁吗?”

    陈眉说:“蚂蚁，什么蚂蚁?”

    我摊开手掌，几只硕大的黑蚂蚁慢慢地爬动着。陈眉吓

得后退了一步，我问:

    “你见过吗?”

    陈眉说:“没有没有。”

    我说: “你再看看。”

    陈眉说:“我不看了，你快收起来吧，我最怕蚂蚁了。”

    每次勘察完现场，我们都要开一个案件分析会。会上，

先由技术科的同志谈谈现场上都发现了什么，进而为侦破工

作提供线索。他们说完之后，领导们也要说说各自的看法。

    按理说，这种案件分析会，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可以谈

谈，但像我们这些侦察员，多数情况下是不吱声的。我们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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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警队属于小人物，要讲话也轮不到我们。

    当然了，不吱声也有不吱声的好处。有时说多了还真就

不如不说。像今天这个案子，我们起初都以为很简单呢，犯

罪分子和张秋燕这么熟悉，只要查清和她有情感纠葛的男

人，我估计用不了几天就能破案。

    会上，我们队长赵民抢先发言说:

    “犯罪分子有被害人家的钥匙，说明这个案子是熟人作

案，我们应该把侦察的重点放在熟人身上。”

    高军在我耳边小声说: “这他妈的还用他说，我也会

说。”

    我在高军耳边也小声说:“要不，他怎么能当队长呢!”

    赵民刚刚说完，技术科长董民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。董

民说:

    “现在还不能肯定说犯罪分子有钥匙，因为张秋燕的钥

匙没有了。犯罪分子可能是用张秋燕的钥匙把门锁上了。”

    赵民的脸不是色儿。我有点幸灾乐祸。赵民说: “就算

他没有钥匙，那还是熟人作案。”

    董民又果断地说: “我认为不是熟人作案。”

    我们都愣住了。副局长陈凯鸣急忙问:

    “如果不是熟人作案，犯罪分子是怎么进到屋子里的?”

    董民不慌不忙地说:

    “张秋燕是走出家门时，被犯罪分子逼回家里的。”他解

释道:

    “屋子里的拖鞋都是整齐地摆在门边的小鞋柜子里，这

说明，张秋燕穿好了外出的鞋走到了门外才遇到了犯罪分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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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〔、她是在门口被犯罪分子重新逼回到屋子里的。”

    赵民不服气地说:

    “就算这样的话，那她也可能碰到的是熟人啊!”

    董民说:“不能是熟人，张秋燕死的时候还穿着一只外

出的鞋。如果她刚出门碰巧遇到熟人的话，那么，在他们一

起回到屋子里后，张秋燕也应该换上拖鞋才对。”

    赵民灭火了，但他还是说: “按你的意思说，张秋燕的

死可能仅仅是一次意外。

    董民说:“根据现场分析就是这个结论。”

    这个结论对我们的侦破太不利了。如果是熟人作案，就

算张秋燕的社会关系再复杂，只要我们多辛苦一点，总能顺

藤摸瓜查到一些线索的。如果仅仅是张秋燕出门时偶然碰到

的一个杀人犯的话，侦破这个案子的难度就太大了。

    这个结论让我们大家十分意外。可是，随着分析的深

人，我们得到了更多的意外。

    董民介绍说，屋子里没有丢失任何物品 (陈眉证实)，

而且被害人张秋燕也没有受到性攻击。

    屋子里没什么值钱的物品，犯罪分子不要可以理解，可

是面对美丽、诱人的女孩，罪犯不动心，就让人搞不懂了。

    赵民问董民:

      “那罪犯为什么要杀张秋燕?”

    董民说: “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
    副局长陈凯鸣笑道:

      “你还有不知道的呢!”

    董民诚恳地说:“这个案子确实有点怪，犯罪分子费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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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思进到屋子里杀死了这个女孩，他既不为财也不为色，况

且，他又和女孩不认识，我确实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人!”

陈凯鸣也说: “是啊，他为什么要杀人呢!”

    大家都不吱声了，我们搞了这么多的案子也真头一次碰

到这种情况。

    2搞清罪犯为什么杀张秋燕，对于侦破工作不是最重
要的。我们的目的是破案，是尽快抓获凶手。开完会，我们

马上开展了工作。我和高军被安排去找张秋燕的老师了解情

况。

    老师听说自己的学生出事了，吓得脸色惨白。她说:

      “张秋燕被杀死了，为什么?”

    我费了很多口舌才让她平静下来。我问她: “张秋燕有

没有男朋友什么的?”

    老师说: “没有。”

    高军说:“能吗?”

    老师说:“她确实没有。”她解释道，“你们不相信，我

觉得也正常。据我掌握的情况，我们学校追求她的人可不

少，可她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，她跟我说过，将来毕业后，

她还要继续念书，她可不想去当一辈子的护士。”

    我问:“除了学生追求她之外，有没有年龄大一点的也

追求她?”

    老师说:“没有，绝对没有。”

    我们问了她一个多小时，一点有用的线索也没问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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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回来的路上，我对高军说:

      “这个案子要凉快呀!”

    高军也说:“悬呐!”

    我说: “这个兔患子，将来抓到他，我先狠狠地揍他一

顿!”

    高军说: “到时我帮你一块揍。”

    我们回来快中午了，高军说:

    “累死了，苏岩，中午请我吃饭狈!”

    我说: “你好意思吗，我天天请你，你是不是也得请我

一次。”

    高军说:“你那么有钱，别那么算计好不好!”

    我靠写东西发了点小财，由于我爱慕虚荣，早买了轿车

和房子。我不高兴地说:

      “我哪还有钱啊，今天中午你请我。”

    高军一脸严肃地说:“苏岩，你今天中午还真得请我。”

    我说:“为什么?”

    高军说:“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。”

    我说: “得了，你别骗我了。”

    高军说: “你要是不信就拉倒了，我可告诉你，这个女

孩可嘎嘎漂亮。”

    我动心了，没办法，我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娶个漂亮的

媳妇儿。

    我问他: “中午，你想吃什么?”

    高军打了一通电话，对我说:“咱们现在到金城饭店。”

    我们来到饭店门口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向我们摆着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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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人我认识。他叫薛成，是一个小报记者。我把车开到薛

成的跟前，按下车窗对他说:

    “是你呀!”

    薛成热情地说:“苏哥，你好，我还怕你不来呢!”

    这时，高军走下车对我说:

    “你把车停在台阶上吧!”

    现在只有薛成一个人站在门口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漂亮的

女孩，看起来，今天仅仅就是一顿普普通通的饭局了。高军

这个骗子!

    薛成是我们这个城市里的诗人，他过去留着长发，总到

公安局找我玩。我见他总是长发飘飘，怕影响我的形象，就

疏远了他。他通过我认识了高军。他们之间倒经常有来往。

    吃饭的时候，薛成拿起酒瓶要给我倒酒，我说:

      “你忘了，我不喝酒。”

    薛成说:“苏哥，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多少喝一点吧!”

    我说: “你和高军喝吧!我喝饮料。”

    这时，薛成接了一个电话，他说: “你来了!我们在六

号雅间呢。”

    过了一会儿，一位苗条妖烧的女孩走了进来。这个女孩

确实漂亮。她穿着职业套装，仿佛电视剧里那些高傲的白领

丽人。我的呼吸急促起来。

    薛成介绍道:“这是农业银行的孙红，这就是公安局的

苏岩，你叫苏哥吧。”

    孙红伸过手说: “你好，苏哥!”

    我说:“你好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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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女孩的手很软，手心里有一点温暖的潮湿。

    高军没有骗我，他是通过薛成给我介绍这个可爱的女

孩!

    孙红主动给我们杯子倒了酒，给我倒酒时，我有点为

难，我刚和薛成说不喝酒，现在要是喝的话，不是重色轻友

嘛。我对孙红说:

      “对不起，我不喝酒。”

    孙红惊奇地问:“真的假的?”

    我说:“真的。”

    孙红笑着说:“男人不喝酒可是一种美德啊!”她说是这

么说，酒还是给我倒满了。

    薛成在旁边替我吹嘘道:

    “苏哥，别看是警察，能文能武。他的散文写得好极

了!”他夸张地介绍了我在文学上的丰功伟绩。

    “真的?”孙红美丽的眼睛深情地望着我说:“苏哥，等

有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拜读。”我心想，一会儿，我就给你送

去。

    薛成端起酒杯对我说:

    “苏哥，好长时间没在一起聚了。今天你能来，我太高

兴了。我和孙红敬你一杯。”孙红也端起了酒杯。

    我拿着酒杯的手有点哆嗦。这他妈的哪是给我介绍对象

啊。我明白了，孙红应该是薛成的女朋友。

    高军这个混蛋!

    我平静地笑道: “那我就谢谢了。”我干了杯子里的酒。

    高军看着我说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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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苏岩，你行啊!”他把头转向薛成说:“你面子真大，

你苏哥喝酒哪有干杯的时候啊!”

    薛成说: “那我谢谢苏哥了。”

    我说:“我确实不能喝酒。我喝多了难受。”

    高军说: “谁喝多了不难受，”他把目光转向孙红说:

    “孙小姐，你要是再敬你苏哥一杯，他保证还能喝下

去。”

    孙红温柔地看了我一眼，她站起来又要给我倒酒。我心

想，上杯酒我喝得都冤枉。我忙抢过酒杯，无意间，我碰到

了女孩白嫩的手臂。我说:

    “你别听他瞎说，他这是在忽悠 (骗)你。我确实不能

喝酒，谁给我倒我也喝不下去。”

    孙红抢过酒杯说: “苏哥，这杯酒，我给你倒满，你愿

意喝你就喝，不愿意喝，你就摆在桌子上。”

    我心里软了下来，我拿着酒杯对孙红说: “这杯酒，我

干了。但是，这是最后一杯了。我不骗你们，我确实不能喝

酒。”

    喝了这杯酒，浑身的血液在血管里急速地奔跑起来。我

本来准备把自己伪装成高雅得体的绅士，现在我觉得没有必

要了。我一个接一个地讲着幽默而文明的笑话，使得酒桌上

的气氛活跃起来。

    薛成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孙红也不断地捂着嘴乖巧地

笑。看着他们欢笑的模样，我心里想，薛成这个傻乎乎的家

伙，靠什么赢得了这样一位美丽女孩的青睐。

    我们喝着正高兴的时候，孙红看了看表说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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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“对不起，我得先走了。我们单位要求可严了，去晚了

不让。”

    薛成站起来对孙红说:

      “我送你回去吧!”

    孙红说: “不用了，你陪苏哥慢慢喝吧!”

    薛成从兜里拿出十块钱，递给孙红:“那你自己打车走

吧 !”

    孙红说: “我有零钱。”

    薛成说:“你就拿着吧!”

    孙红不耐烦地说: “不用，我有。”

    薛成有点下不来台，他要把钱塞进孙红的兜里。孙红甩

了一下手，说:

    “你有病啊!”

    我们都愣了，孙红不自然地对我们笑了笑，说:

      “苏哥，你们慢慢喝，我走了。”

    我和高军面面相觑。孙红走出去之后，我对薛成说:

    “你对象真厉害，将来她肯定得欺负你!”

    薛成说: “不能。她今天有点不高兴。”

    高军也说: “孙红今天怎么了?平时也不这样啊!”

    我心里十分高兴，我吓唬薛成说:

    “你将来瞧着遭罪吧!”

    薛成问我:“怎么了苏哥?”

    我说: “你以前光知道我会写散文，我其实还研究易

经。我刚才看你对象的眼角是向上翻的。有一本书上说这样

的女人都是妖精变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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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回到单位，我问高军;

    “薛成请咱们吃饭干什么?”吃完饭，薛成抢着结了账。

    高军说: “他要找点新闻线索，想写篇稿。”

    我知道高军的用意，他想让薛成写文章对他歌颂歌颂。

我没有点破。虚荣之心，人皆有之。高军也不想让我继续问

下去，他问我:

    “苏岩，你怎么看出孙红是薛成的对象呢?”

    我说: “你没想想，你是通过我认识的薛成，我早就知

道。”

    高军:“你不可能知道，你肯定是吃饭的时候看出来

的。”

    我说:“你要是不相信就拉倒。高军，你记住，咱俩在

一起，你永远是个傻帽。”

    高军说: “你才是个傻帽呢!你保证心里喜欢上孙红

了。”

    我说: “退一步讲，就算孙红不是薛成的对象，你给我

介绍，我都不要。她多厉害呀!看她那个恶劲儿，都快赶上

谢敏了!”

    谢敏是高军的爱人。

    高军气得刚要说什么，传来了敲门声。我说: “请进。”

    陈眉推门走了进来。我说: “你好。”

    陈眉四处看着，我说:“你请坐。”

    陈眉坐下对我说:“我告诉你一件事儿，昨天，我忘

了。”

    我说: “你说你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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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陈眉说: “你们昨天问我屋子里都丢了什么，我不是说

什么也没丢嘛。刚才，我忽然想起来，张秋燕好像是有一个

存折不见了。”

    我说: “是嘛。”

    陈眉点着头歉意地说:

    “昨天，我光害怕了，就忘记这件事儿了。”

    我问:“她的存折是哪个银行的?”

    陈眉说:“是农行的。”

    我问:“里面有多少钱?”

    陈眉说: “张秋燕说她家里刚给她寄过钱，存折上怎么

的也得有一千多块钱吧!”

    我对陈眉说: “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。”

    3陈眉提供的这条线索一点也不重要。犯罪分子入室
抢劫、盗窃时，很少要存折。他们明白，就算得到存折也没

什么大用处。

    虽然这条线索不重要，但我们还得去认真查。我们是吃

这碗饭的，我们总是在想，万一呢?

    特别是这个存折是农业银行的，孙红不是就在那儿工作

嘛。我可以找她去查这条线索，借机再去看她一眼哪。

    第二天上午，我来到了农业银行高耸人云的办公大楼。

通过打听，我找到了孙红的办公室。我推门进屋时，见到孙

红正坐在桌子前和她对面的一个女孩说话。她见到是我，先

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平静地说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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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好，苏岩!”

我有点紧张，我说: “孙红，我今天来想麻烦你一件事

4

O

，.
几

丁
︺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J

    对面的女孩看着我，孙红对她介绍说:

    “这是公安局的苏岩，是薛成的朋友。这是陶玲。”

    陶玲说:“你好。”

    我说: “你好。”

    孙红问:“你有什么事儿。”

    我说: “我想查一个存折，但我只知道存折的名字，你

们这里能帮助给查查吗?”

    陶玲说: “可以。”

    但孙红不冷不热地说: “你查存折干什么?”

    我说: “我们是为了搞案子。”

    孙红间: “你带介绍信了吗?”

    我说: “我忘了，下次我给你带来。”

    孙红说: “那可不行，我们这有规定，没介绍信不给

查。”

    孙红冷冰冰看着我，我勉强地笑了笑说:

    “你帮忙给查查吧。”

    “不行，苏岩。”说完，孙红就低下头不再看我。

    我说: “你给查查吧，我认识你们的宋科长。”

    宋科长是保卫科长，每次我们查这类线索都直接找他，

根本就不用介绍信。

    孙红抬起头说: “你既然认识他，还来找我干什么!”

    我差点被噎死。我说: “刚才，我去找他了，他有事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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